
大陆深度

中国名校留学率腰斩：保研和出国，他们为何选择前者？

母亲有时会说起当年对美国的向往，每次听到时林羽都觉得陌生而遥远，“身边有这种‘美国梦’的人越来越少了。”

2022年6月10日，中国北京， 一名学生高考结束后手捧鲜花离开。摄：Ng Han Guan/AP/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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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优于保研的“鄙视链”开始失效。2018年，周雅入学中国大陆某顶尖高校时，“首选出国、保研次之”仍是当时高校学生的共识。但仅仅两年后，周雅便发
现，身边成绩排名靠前的同学中，越来越多人放弃留学，选择保研。

留学对大陆顶尖高校学生的吸引力似乎不再如往年。根据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2023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与2019年前三年相比，两校本科生出国率下降
幅度接近4成。

最明显的变化始于2020年。疫情爆发前，美国曾是中国学生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 2019年中国赴美留学生近3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占当年美国国际生比
例近34%。此后，中国赴美留学生连续4年下跌，到2023年仅有29万人。在疫情之外，地缘政治显然也改变了年轻学生对留学与否和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也
使得这些“00后”对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和父母一辈大相径庭的情感态度。赴美留学比例下降的同时，更多人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和新加坡。

必须承认的是，在出国留学率整体下滑的背后，也有年轻人对未来更主动和务实的选择。海归身份持续贬值，留学成本居高不下，留学变“亏了”。在经济前
景悲观的当下，保研是一条“更舒服且不容易出错的道路”。

甚至，当国企和体制内成为就业的热门选择后，他们要更早地考虑到，留学经历在未来可能不仅不再是加分项，还会成为落榜国企和体制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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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9日，中国北京，家长们在高中外等候子女的高考结果。摄：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留美热降温

这两年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辅导员，我怎么样能保研？”

2021年9月14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直博生面试日。面试于一早开始，一直持续到当晚十点。教授马少平是面试官之一，回到家时已近半夜，又累又饿的他
一边吃夜宵一边回想白天见到的学生，心生喜悦——他在微博上透露了一组数据：年级前10名中的9人、前20名中的17人、前50名中的41人都选择了校内
深造。

这并非一系一校的个别情况。近两年，越来越多名校生选择国内深造，与之相对应的是顶尖高校显著下降的出国率。根据清华和北大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
2019年至2023年，清华本科毕业生出国（境）深造比例经历了从24.6%至15.6%的下滑，北大本科毕业生出国（境）深造比例从30.01%下降到
18.83%，四年间这两所大陆顶尖高校的本科生出国率下降幅度接近4成。而在2019年前三年，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27%左右，北大则稳定在30%附
近。

在周雅的印象中，明显的变化始于2020年。

那时她即将升入大三，开始思考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摆在她面前的是出国和保研两条分岔路。对周雅和她的同学们而言，这是一个等同于拆弹时剪红线还是
蓝线的选择，意味着未来一年多大相径庭的准备方向，更指向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2018年，周雅顺利考入Top2高校中的一所，就读于录取分数线最高的理工专业之一。

刚入学时，一位高中学姐向她分享大学生活的法则，指出毕业出路背后存在着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出国优于保研，成绩最好、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批人
往往会选择出国。换句话说，能选的话，出国是首选，保研是次选。后来她对这种优先级的差异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通常每个专业排名前20-30%的同学出
国，成绩位于30-50%的同学保研。

当时间来到两年后，她察觉到这条规则正在失效。一名曾坚定地想留学美国、成绩在全系排名前十的学姐，在临毕业时接受了保研的机会。刚听说时她颇为
讶异，但很快就习惯了，因为“类似的例子太多”。

2020年初疫情的暴发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至少足以让周雅对留学望而却步，“感觉国外病毒乱窜”。也是那一年，周雅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个人生活与国际关
系、地缘政治的关联如此紧密。10043号总统令（注：特朗普于2020年5月29日签署了一项限制部分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禁令，主要针对中国国防和理工
类高校）和“实体清单”的存在使得签证变成一道巨大的难关，她身边就有不少被签证卡住的事例，比如一位被哈佛录取、原计划于2020年夏天赴美的学长直
到一年后才得以出国。

之前经常鼓励周雅“出去看看”的父母也从那时起态度骤变，经常忧心忡忡地找她谈心。有时是长篇大论，“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可怎么办，隔得这么远，航班又
少，我们没法及时飞过去照顾你。他们那边医疗系统也不行，私立医院贵，公立医院得排好几个月。”有时则简明扼要，一锤定音，“你可千万别出国啊，太
危险！”



2021年6月7日，中国北京，一名高考生戴著写有“高考必胜”口罩。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其实她根本无需父母竭力劝阻。一位朋友放弃出国转而准备保研后曾对她解释原因，“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抗风险能力很弱的人。”她认同，“听过这么多负
面消息后，你当然会觉得出国是一件很risky的事情。”

最终，周雅选择推免（注：推荐免试研究生）直博，她本科期间结识的好友也大多留在本校深造。毕业时他们没有太多离别的伤感，因为知道一个暑假过去
又会在学校里相遇，而前后宿舍位置的变化甚至不会超过500米。

留学和国内深造在鄙视链上位置的调换，在马少平看来“有疫情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2017年计算机系直博生面试后，他就曾发出“生源是真好啊”的感慨
——当年计算机系排名前三十的同学中，至少有14人选择本校读博，其中就包括排名前三的学生。

这背后是出国留学在中国的潮起和潮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的出国政策松动，常态化的留学政策逐步形成，持续数十年的“留学潮”开启。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2008年时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总数的14％，分布在全球至少105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自费留学渐成大势，体
制外自费留学生占出国留学人数90%以上。近二十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不过，当“00后”成为留学主力军，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
国留学热潮开始回落。

依然选择出境深造的学生，偏好的留学目的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周雅有日常翻阅树洞（注：校内学生匿名交流平台）的习惯，她注意到，相较于英美，
更多人考虑赴香港和新加坡留学，因为“对于成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离国内也比较近，又没有美国那些破事儿，对华人比较友好”。

新东方《2023年中国学生海外留学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23年，中国研究生考虑留美的比例从45%下降到30%，而考虑申请香港学校的学生比例从
14%上升到22%，计划赴新加坡读书的学生比例从9%上升到15%。

实际上，美国留学热在疫情前已见颓势。根据Open Doors的数据，2018-2019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的增长仅为最高峰时的1/7，增长比例亦处于10年
来的最低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曾于2020年撰文称，（中国赴美）留学增长乏力，“即将见顶”。

Open Doors的数据显示，中国在美留学人数自2020-2021学年起连年下降，2023年下滑0.2%，当年印度留美人数比上一年增长35%。中国最大留学生输
出国的位置可能很快会被取代。

课余时间，周雅在学院兼任本科生辅导员。她亲和力强，许多大一大二的同学喜欢找她聊人生聊理想。这两年她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辅导员，我怎么
样能保研？”，偶尔一两个同学会提到出国的打算，而对赴美留学的向往已经很少在这些年轻的面孔上看到了。

2023年7月27日，美国加州，一名学生经过史丹佛大学的大厅。摄：Tayfun Cosku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务实的选择

海归身份在求职国企时变成了“污点”。



“如何看待 2021 年清华计算机系绝大部分优秀毕业生放弃留学，选择本校读硕博？”在这个获得了365万的浏览量和274个回答的知乎问题下，很多清北毕
业生现身说法。

最高赞答主正是问题的当事人之一，在当年清华计算机系排名前50，毕业后留在清华读硕。

他这样解释自己和身边同学选择留在本校深造的原因，“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国内有机会、有发展空间，可以让技术人才大显身手，大家合理预期将来能在国
内精进学业、过上体面生活，才会留在国内……用脚投票。”

其回答清晰地反映出名校生们思考自身未来出路时的现实逻辑。“在个人利益的考量上，中国比较好的一个计算机系的大四学生，个个不傻。如果国内读研读
博的未来职业发展人生轨迹显著差于出国留学，现在留学面临的风险岂能阻挡得了贵系大小神仙们的脚步？”

该答主点出了留学对于名校生不再像以往具有更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相较于国内深造，出国留学给个人职业发展和生活水平带来的提升越来越小，
这是留学热消退在微观层面最直接的原因。

国内外学历含金量差距缩小甚至出现倒转的背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消”是海外学历的贬值，“长”则是国内高校学术水平和就业竞争力的相对上升。

高中时就在物理竞赛中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林羽很早便立下了学术志向，在他既往的印象中，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曾计划留学。不过
在向外界咨询意见的时候，他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辅导员告诉他现在在国内和出国做学术没有什么区别，专业课的教授也说，“两边都很好。”

2023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清华和北大跻身前30名，而在2018年两校尚排在50名上下，2015年时则在100名开外。在他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和研
究所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顶尖刊物发表的前沿文章中。几次跟着导师到国外开会时，走在会场里他总能看到相似的肤色，听到熟悉的中文，“起码有三
分之一（的参会者）是中国人。”对他来说，这些都印证了老师们所言非虚，“（留学的）想法自然会改变。”

现在林羽笃信，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最一流学者的水平和国际顶尖的差距确实是在慢慢缩小。

“那些真正有‘钱学森式’追求的人现在也不是必须要出国了，他们在中国的实验室也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的语气中有激动，有憧憬，“一个人不出国便可
以学习世界一流的知识，在十年前即使是在最顶尖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变成了possible的事情。”

2024年1月27日，中国北京，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博览会（CACIE）期间，人们在雅思展位咨询。摄：Yi Haifei/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不过，林羽也承认身边有所谓“学术理想”的人终究是少数，同学们选择深造大多是从就业竞争力的角度考虑。

以“留学潮”为基础，加上各项人才政策的激励，“海归潮”于2013年出现并延续至今。据BOSS直聘的统计数据，2016年时中国海外人才归国率已达
79.4%，较10年前增加48个百分点。2020年疫情暴发后回国求职的海归数量进一步增长。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2022年
归国留学生数量再创新高，较2021年增长8.6%，“国内疫情管控效果更好”“担心国际关系变化对留在国外发展不利”“所在国对外籍人员政策收紧”成为近两
年留学生们选择回国的重要原因。

持续增长的海归数量，削弱了这一曾经稀缺的身份的竞争力。就业市场给出的反馈灵敏且直接。前述报告显示，海归的实际平均年薪逐年下降，从2020年的
26.82万元降至2023年上半年的20.45万元。同时近几年国内企业对海归的偏好减弱，国内海归优先的职位数显著减少，2019-2021年的同比降幅分别为
25.4%、23.5%、0.4%。

与之相对的是国内高校在就业市场上认可度的提升。QS世界大学排名是每个经历过求职“厮杀”的人都相当熟悉的一个指标，是很多企业的HR筛选简历时的
第一道门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15年时还排在该榜单的50名左右，到了2023年两校已经爬升至第12和14名。

“如果你的最高学历学校排名比本科学校还要差一点，即使那里的学习环境和科研环境也非常不错，有几个人愿意这么做？”林羽反问。

他强调，“国外有一定的优势，但不多。”

“国企热”和“考公热”同样席卷留学生群体。根据《2022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想考公和进体制内的海归人数持续增长，2022年希望进入国企工作的留
学生占比达38.8%，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排名第一，这一数字比2021年增长9个百分点。

但这些向往着过上稳定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很快会发现，曾经让他们远渡重洋、苦苦追求的海归身份在这时却变成了一个类似污点的存在。

周雅的父母都在航天领域的国企工作。受父母影响，她也逐渐将国企定为职业目标。近两年招聘季后，她特意打听过父母单位所招员工的毕业学校，绝大多
数都是国内重点高校。父母告诉她，有国外背景的人进他们单位没什么优势，还不如“国防七子”（注：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同学之中也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比如“有些国企的政审很严格，只要在境外待过半年以上就过不了政审”。

她不确定这些“秘闻”的真实性，但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她确信出国经历对进入国企一定不会是加分项，且不排除变成减分项的可能。

2023年3月3日，中国天津，天津大学招聘会。摄： Tong Yu/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Getty Images

豆瓣“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中，有人讲述了自己应聘国企失败的经历：

她是山东人，曾在海外留学，也有过很好的体制外工作经历，现在想回家乡工作，没想到投了一个国企后“被秒拒”，HR甚至连她的简历都没看。

她向HR询问原因，HR说得很直白，“我们这里不要海外背景的”，对方还好心劝她别在山东找工作，称当地大部分国企都不接受有海外背景的申请者。

很多人回复表示自己有类似的遭遇——

“是真的，因为我去应聘的时候也有HR婉转地表示对海外背景的嫌弃。”

“海归去国企就算有关系也会被排挤得很厉害，一些国企也不认海外学历，就算认也不算全日制的而且待遇会降档很多，还要经常被人说三道四。”

“我是事业单位，虽然HR没说什么，但是我把海外学历拿出来的时刻，表情有些不悦……”

一片愁云惨淡的气氛。

“海归”的光环不再，然而留学成本只增不减。以美国为例，根据U.S. News的统计数据，过去十年间美国私立大学每年学费上涨了144%，美国公立大学的
学费上涨了171%。2023年美国私立高校的年平均学费为4.4万美元，相当于30余万人民币。

周雅曾问一个连着考研三年的本科同学，为什么不考虑出国？对方坦言，家里负担不起。

她算过一笔账：

现在出国读书，光学费一年至少要二三十万，住宿和饮食又是一大笔开销。这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几年下来，一套房子就出去了。
尤其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压力就更大。

相比起来，在国内读书不知有多便宜——一学期学费5000，住宿费375，吃饭有国家补贴，基本上十块钱就可以解决一顿饭。

留学多花了这么多钱，但并不会多赚回来这么多钱。留学成本和留学收益不匹配的话，“那就是亏了。”

“当然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毕竟增加了阅历。”周雅话锋一转，“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只是为人生的一段经历花这么多钱了。”

“应保尽保”

学校会很“努力”地给老师找名额。

对于一路就读于名校的优等生来说，留在国内深造也是一条更省力的捷径。多年浸润在国内教育体系中，他们已经相当谙熟通关法则，体系也回馈给他们足
够的偏袒。

2015年6月8日，中国北京，一名学生在考试前看课本。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一早着手准备保研的林羽，自觉踏上了一条“绿色通道”。

林羽在大二上学期时加入了X老师的课题组，自此通道的大门在他面前缓缓打开。大二时他的知识储备尚且不足，便在组里帮老师做一些基础的数据收集和
整理工作，给师兄师姐打打下手。做的事虽然简单，但他和X老师建立起了联系，这是他之后顺利拿到保研名额的基础。

后来，随着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逐步完善，他和X老师的直接接触越来越多，在组里也待得越来越习惯，大三时X老师还带着他发了一篇论文。



保研事项被提上日程后，林羽开始找机会和X老师“套瓷”，向其表明跟着他继续读博的意愿。X老师遗憾地告诉他，自己的保研名额满了。不过没关系，“即
使一个老师手下有三个同学但只有一个名额，他也可以把另外两个同学推荐给其他老师。”

林羽就是这样通过X老师认识了现在的导师Y老师。Y老师和X老师的研究方向非常接近，同样是林羽感兴趣且在本科几年间有所积累的领域，因此可以说林
羽是寻到了一个相当理想的去处。

“对X老师来说，像我这样的学生也算是知根知底——他了解我的品性大致如何，知道我之前接受过的科研训练有哪些，成果如何。”因此将他推荐给Y老师并
为其背书对X老师而言算不上麻烦或勉强，“更像是做一个顺手人情。”

有了老师的口头承诺，意味着面试这关基本可以顺利“拿下”。笔试自然是少不了的，三道题，一共300分，难度不小。

学长学姐向他传授经验，“你拿个100分就很稳，不会有任何老师为难你，如果考的比100分少可能需要跟老师解释一下。”林羽半信半疑，还是提心吊胆地
准备了两个月。等到成绩出炉，他感叹，“师兄师姐诚不欺我”，的确是“只要不拿零分就可以”。即使有人真的“爆零”也并非走投无路，只要能跟老师解释得
通也可以，他认识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做的。

通过这条校内的绿色通道，本校同学基本上“应保尽保”，即有保研资格又有保研意愿的同学都能顺利保研。据林羽了解，有的专业全年级一共小二百人，有
一百零几个同学申请保研，最后全部拿到了保研名额。

既然每个老师能招收的学生数量有限，那么如果同学们一窝蜂地选择保研，如何能实现“应保尽保”？

林羽道出其中关窍——学校会很“努力”地给老师找名额。

保研面试前夕，年级群不断弹出消息，类似“有一个老师有名额了，有没有人要去？”这样的状况一直会持续到面试前两三天。

学校提供的助力给了他一种安心感，“你知道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大三时，辅导员找他们一一谈心，了解之后的打算，知道他有志于保研后经常给他转一
些保研的最新消息，在得知X老师的名额满了后还帮他咨询过其他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他隐隐察觉到老师们对本校同学的偏爱，觉得“更合得来”。

但如果选择出国就是另一种“画风”了，“你基本上得靠自己，学校能在这其中给你的帮助微乎其微。”

林羽用一句话总结，“想保到最好的老师肯定还是有竞争，但是如果只是想在国内找一个研究生读，其实是挺简单的。”

2023年6月10日，中国北京，中国高考最后一天结束后，一名学生的亲戚前来迎接。摄：Mark Schiefelbein/AP/达志影像

与林羽同专业的王文从未完全排除过出国这个选项，直到确定拿到保研资格的那一晚。

但他没有经历太多纠结的过程。“当时的情况是，我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就可以在国内读博了。一边是我付出较少努力就可以立刻拿到的机会；另一边是我首
先要放弃眼前的机会，而且前途未卜，就算顺利拿到国外学校的offer也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还要度过一个紧张的寒假。你说我会选哪个？”

“大多数人其实没想明白，所以就选择跟着惯性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因为留在本校继续读下去的成本最低。”他直言，“选择留在国内不用付出那么大成本，不
用动窝儿，假如你的学校不差，何乐而不为呢？”
就像前述知乎高赞答主所说，他们这些名校生们“其实并没有太差的选择。而一个人基于‘我这么做最牛
逼，将来发展得比别人都好’来做出选择是很容易变得不幸的，最好是基于‘我这么做，对我来说将来的发展足够好’。”
至于这个“足够好”是什么，他们有着
共同的默契。

“有‘美国梦’的人越来越少”

母亲所说的“自由民主”在林羽看来也很鸡肋。

2019年7月，计算机专业的陈辰拖着两个箱子走出旧金山国际机场，迎接他的是加州炙热的阳光和未来两个月的暑校生活。

但他很快见到了《国家地理杂志》没有展示的美国的另一面：一大批流浪汉聚集在学校附近，大麻的味道飘荡在校园内，宿舍公寓里party的音乐声日日响
至凌晨，白人同学的排斥更是如影随形。

到了最后两三周，陈辰“撑不住了”。那段时间，他晚间的一个固定活动是找学校里其他大陆同学打游戏，踏着黄昏去，结束时常常已近半夜，他穿过整个校
园独自走回自己的宿舍，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交换结束后，出国深造的打算被陈辰束之高阁。那种混杂着寂寥、想家和“freak out”的感觉，他很久都忘不掉。

令林羽放弃留学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一次美国之行。大三时他与导师和实验室同学到新奥尔良参加学术会议，度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周。

落地后的第一顿晚饭在快餐店shake shack。吃到一半时警报声大作，他们在茫然间被店员赶出，看到已经有警察守在门外，于是“狂奔”回酒店。与他们的
仓皇之态不同，很多本地人站在街边看热闹，还向店里探头张望。他意识到这就是美国的日常，事实也确实如此。之后一周，据林羽回忆，每晚都有警车从
他们酒店楼下呼啸而过。

不安全的感觉弥漫。林羽在工作间隙去看歌剧，剧院距离酒店大约一公里，走路只要十五分钟，但他反复思量后还是打了一辆Uber，因为路上要经过几个比
较黑的路口，他曾看到有流浪汉在那里游荡。有时在街上走着，他会闻到一股“麻味儿”从路边的餐馆飘出来，去美国次数较多的同伴拉着他连说“快走快
走”，担心“里面会跑出来一个奇奇怪怪的人”。

2022年1月24日，中国西安，大学生正在离开校园。摄：Zheng Tingpeng/VCG via Getty Images

恐惧，不安——和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交流，林羽发现这是中国留学生普遍的感受。但在国内时，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一个人骑车回宿舍是他生活的常
态。

这不是林羽第一次对美国失去向往。他母亲是70年代生人，曾于90年代赴美留学，后回国从事金融业。在母亲的口中，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是他们那代人
年轻时梦寐以求之地。而当林羽初中时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看到相较于北京明显低矮和老旧的建筑，他觉得有些失望，“不觉得那边是大都市。”近十年
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这种感受变得更加强烈。林羽已经离不开快递和外卖。他有一个朋友曾去美国交换一年，刚回国后每天点一杯奶茶，“觉得特别
爽，人生又回来了。”

“你要是在中国待得很舒服的话，出国反而会没那么舒服。”林羽说。母亲有时开玩笑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吃苦，他不以为然，“不是不能吃苦，是生活习惯不
一样了。社会发展到现在，可以不吃苦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吃苦？没有必要。”

母亲所说的“自由民主”在林羽看来也很鸡肋。去年年末他又一次去美国开会，在大学校园里看到很多学生在道路两侧搭着帐篷，一边支持以色列，一边支持
巴勒斯坦。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至于”。平时他也会和朋友就一些社会现象发表“锐评”，但是“不会因为觉得哪个东西不好就来办一个游行”。他自认为不是这
样的人，身边大多数人都不是，“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下就很难成长出这样的性格。”

在“双体制家庭”长大的陈辰，当初不出国的原因之一是政治上对中国的认同。在和父亲的日常讨论中，他认为近年来“东升西降特别快”，而中美之间的热仗
不可避免，很可能在2027年前爆发。他自觉身处百年变局，在时代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于研一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在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的路上。

林羽、陈辰及身边的同学大多是“00”后，和父母一辈相比，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情感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对“00后”的这一心理转变有过细致的阐释：“00后大学生往往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常以’居高临下’的心态看待
其他国家，以‘愿望思维’看待国际事务，认为中国很容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们常以中国与外国两分的方法看待世界，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视为同一类
国家，将和平、道德、公平、正义等人类的普世价值观视为中国独有的传统，认为只有中国是正义的和无辜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是‘邪恶’的，西方
人对中国有着天然仇恨。”

这样的民族认同感是如何形成的？大学校园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重要场域。《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青年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
院在读博士生郑雅君这样描述当代高校在思想上的功能，“在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旗帜领导下，从日常的校园媒体和精心组织的学生活动，到
课堂内外与教授的互动，再到典礼上庄严的演讲，为这种文化图式的制造创造了一种稳定而鲜明的话语来源。大学生时常浸润在这种话语环境下，自然而然
能够察觉到其价值导向，甚至许多人还作为学生干部担任了宣传环节的某一部分。”
在王文看来，通过高考体系进入国内顶尖高校、又在这个竞技场里过得
如鱼得水的人大多是求稳、循规蹈矩的性格，该上课的上课，该写作业的写作业，考试前该复习的复习，早早进组做科研，每一步都遵循内置的规则去做，
很容易成为这套价值体系的归顺者。
“如果能比较好地满足主流的衡量标准，你会感觉在这里挺舒服。”他坦言，“你要说没有太大闯劲也没错，但是它（留
在国内深造）的确是一条更舒服而且不怎么容易出错的道路，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有时母亲会说起她当年对美国的向往，每次听到时林羽都觉得
陌生而遥远，“身边有这种‘美国梦’的人越来越少了。”

2023年5月2日，洛杉矶市立学院附近的一所居住单位。摄：Christina House/Los Angeles Times via Getty Images

尾声

站在做出选择的几年后，陈辰后悔没有走出去看看。



他认为有懒惰和怯懦的原因，但更多还是“认识不足”，“被一些舆论宣传阻碍了判断”，因此面对未知会下意识地采取退让和排斥的态度。他后来了解到，很
多高校教授的子女都选择了出国深造。

他记得“信息茧房”被打破的时刻。一位在国外读博的师兄回国时和他见面，通过师兄的讲述，国外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善于启发学生的老师以及科学的博士
生管理模式在陈辰面前一一展现开来。

他才知道，原来最低工作量可以是每周40小时而不是70小时甚至更多，原来每天一两个小时形式主义的谈话和打卡似的“日报、周报、月报”不是博士生活的
必需，原来博士可以在实验室找到归属感而不只是为“老板”干活。

陈辰也惊叹于国外的学术氛围。在国内开组会，台上的人滔滔不绝，台下的人大多在“摸鱼”，不是玩手机就是发呆。但在国外，其他同学会积极提问并且帮
忙想idea，听不懂也没关系，那就直接提问，比如“你能不能翻到前一页从头讲一遍”，对此讲者和听着都不会觉得奇怪。

王文十分受困于国内这样缺乏交流的研究氛围，读研一年多来他大多数时候在家工作。现在他开始修正几年前的选择，着手申请海外博士，要学英语，要攒
科研成果，很忙，但终于不再迷茫。

“就是觉得人生不能就这样度过。我来到了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地方，不想之后都留在这里，还是想努力从这儿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王文说。

为保护受访者，周雅、林羽、王文、陈辰均为化名

＃保研＃中国留学生＃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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